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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及与德国关系中的价值龃龉与务实合作∗

楼天雄

摘　 　 要: 埃及长期重视发展对德国关系。 当前,德国是继中国之后

的埃及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,埃德两国在安全、能源、文化等诸多领域

享有共同利益,不断开展务实合作。 2011 年“阿拉伯之春”爆发以来,埃

德关系在历经波折后呈现“新常态”,即由对抗性的价值观摩擦逐步转

向互惠性的多领域务实合作。 埃及国内的民主转型失败、中东变局的

负面溢出效应以及两国经贸发展的现实需求,促使埃德搁置价值争议、

谋求交往合作,双边关系由此呈现出价值张力与务实合作并存的局面。

两国在地区反恐、难民及非法移民治理、维护中东局势稳定等方面保持

着良好互动与合作,并持续至今。 然而,德国国内社会对塞西政府普遍

存在负面观感,导致德国当局在发展对埃合作时始终面临较大压力。

随着新一届德国政府的上台,价值观因素对埃德关系的消极影响犹存,

且具有强化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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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作为阿拉伯地区人口第一大国与非洲人口第二大国,埃及凭借其独特的地
缘政治环境和较强的区域综合实力,在德国的中东与非洲政策中扮演着支柱型
角色。 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大国,亦是埃及外交布局中的关键一环,为埃及提供了
宝贵的经济和技术支持。 能源安全、巴以和平进程、经贸合作、文化交流、发展援
助项目等议题,使得埃德关系具有诸多共同利益和关注焦点。 2011 年初爆发的
“阿拉伯之春”重塑了中东地区格局,其影响至今犹存。 受中东变局影响,埃德关
系在价值对立与现实需求的张力下蹒跚前行,其中既有继承传统关系的一面,亦
有审时度势的一面。 有鉴于此,本文将对中东变局以来埃德关系的变化予以考
察,揭示埃德双边关系转向的内生动力及外在表现。

一、 埃及与德国关系文献综述

埃及是非洲阿拉伯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,德国是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
的国家之一,两国关系欧亚非三洲乃至世界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。 国内外学
术界对埃德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,构成了中东与西方大国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
部分。 就研究进路而言,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考察埃
德关系,兼顾事实梳理与政策分析:历史学者借助档案文献,梳理埃德关系的史实
细节;国关学者则在当代埃欧关系的大框架下,观察和分析两国关系的动态走向。

1974 年,托马斯·克雷默(Thomas
 

W.
 

Kramer)首开先河,出版了《过往与当
下的德埃关系》 ①一书,整体考察了埃德两国自近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双边关
系,着重论述德国对埃及现代政治转型的深刻影响。 德国中东问题学者沃尔夫
冈·施万尼茨(Wolfgang

 

G.
 

Schwanitz)在埃德关系研究领域著述甚丰,其中以
1991 年编辑出版的《柏林—开罗今昔:德埃关系史》 ②论文集为代表作。 彼时恰
逢东德崩溃、两德统一,文集的选题十分应景。 文集将研讨重点置于德意志民主
共和国与埃及的历史交往上,展望了新德国与埃及双边关系的走向。 此后,施万
尼茨在《“西方与东方的联盟”:德埃关系史(1945~1995)》一文中指出,后冷战

时期埃德关系挣脱了两极格局的意识形态束缚,在经济、政治、安全、军事等重要
领域合作空间巨大。③ 综合来看,历史学界针对埃德关系的研究注重两国在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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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中的身份与地位变化,凸显两国的共同利益与传统友谊。①

在当代国际政治中,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,德国对埃政策深受欧盟与埃及关

系的直接影响。 因此,以欧埃关系为主题的文件报告与学术论文,对于理解埃德

关系的发展趋势不可或缺。 2017 年 7 月 25 日,欧埃协会理事会(EU-Egypt
 

Asso-
ciation

 

Council)第七次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。 会议签署了纲领性文件《欧埃伙伴

关系要务(2017~2020)》 ②,为双方对话奠定了基础。
尽管欧埃合作开创了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,但不少学者对欧盟疏

于推进价值观外交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,其中亦涉及德国对埃政策。 研究报告

《欧埃双边关系:在何种范围内促进人权?》指出,英、法、德等欧盟成员国在处理

对埃关系时往往将“双边关系正常化”作为政策重心,不仅缺乏推进人权事业的

意愿,且未能给予当地市民社会强有力的支持。 作者认为,德国的埃及政策以务

实性接触为指导原则,议题领域侧重传统的安全与经贸因素,但实际运作却缺乏

足够的公开性与透明度。③ 题为《欧埃移民合作:以人权为代价》的研究报告指

出,欧盟的对埃移民治理合作在事实上提升了埃及政府的国际合法性,这对当地

人权事业产生消极了影响。 此外,欧盟与埃及的合作项目并未阻止个别成员国

谋求更为紧密的对埃关系,尤其是德国与意大利。④ 研究报告《欧埃关系正在复

苏,核心政治议题仍待解决》则强调,尽管欧埃在以能源为首的社会经济领域不

断深化合作,并通过各类多边机制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外交联系,但埃及的人权保

障与民主建设并无显著改观。⑤ 研究报告《埃及、欧盟与移民:令人不适却无可避

免的伙伴关系》认为,欧盟在谋求与埃及合作治理移民问题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

的经济与政治代价,贬损了自身作为人权捍卫者的形象。 有鉴于此,欧盟应当加

强有关难民移民的数据收集工作,谨防埃及政府夸大己方作用,同时采取协调行

动,鼓励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组织参与欧埃移民治理,敦促埃及政府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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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和遵守法律。①

不同于政策报告的单纯批判,一些学术论文试图解释价值观因素在中东变

局以来欧埃关系中趋于弱化的原因。 费利佩·戈麦斯·伊萨(Felipe
 

Gómez
 

Isa)
在《“阿拉伯之春”爆发后欧盟在埃及的深层民主促进活动:错失的机会?》一文中

指出,中东变局以来,欧盟对埃价值观外交软弱无力且收效甚微。 尽管不乏概念

与机制创新,欧盟对埃价值观外交的核心模式同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并无本质改

变。 作者将欧盟对埃价值观外交的失败归于六大原因:缺乏明晰的整体战略、欧
盟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分歧、民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两难困境、欧洲对埃影

响力的式微、埃及政府的反制措施,以及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的兴起。② 阿拉·胡

斯尼·扎赫兰(Alaa
 

Hosny
 

Zahran)在《“阿拉伯起义”前后欧盟在埃及的民主促

进活动》一文中指出,中东变局充分暴露出欧盟对埃民主促进政策的局限性,“民

众起义”不仅大幅削弱了欧盟对埃及的政治影响力,更迫使欧洲反思自身在南地

中海区域的战略定位。 为尽快适应变局发生后的形势变化,欧盟对埃政策始终

未能摆脱“安全稳定压倒自由民主”的局面,无从改良埃及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秩

序。③ 克里斯蒂安·阿克伦纳(Christian
 

Achrainer)在《2013 年以来的欧埃复交:
一出五幕剧》一文中强调,尽管欧盟重启对埃合作的现实依据充足,但政治稳定

的可持续性有赖埃及扩大民众的政治与经济参与,因而欧盟仍有必要注重价值

观目标。
纵观各类研究,西方学者普遍认为,中东变局及其负面溢出效应严重阻碍了

欧盟的对埃价值观外交,而德国通过借用欧盟平台资源、发展埃德双边合作,使
得这一现象更为突出。④

中国学界对埃德关系的研究尚待充实,钱磊的《道义还是利益:中东变局以

来德国埃及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》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。 该文将中

东变局以来埃德关系置于欧盟地中海政策的背景下加以分析,揭示了德国对埃

政策转变背后的“道义与利益之辩”,认为德国选择接近埃及的根本目的在于抑

制中东变局对欧洲产生的负面影响、谋求本国在欧盟地中海政策上的主导权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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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牺牲了“推进埃及民主”这一责任。①

本文认为,埃德关系的持续升温与其说是德国忽视价值、竞逐权力的结果,不
如说是德国对埃政策从应然变为实然、从幻想转向现实的体现。 自 2015 年至今,埃
德两国搁置“制度之争”,在价值张力之下开展多领域合作,在契合国家根本利益的

基础上履行地区大国义务,其务实色彩可谓显著。 经此形成的良性互动,更是为两

国深化相互认知以及开展经贸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条件。

二、 埃德关系的历史发展

根据史料记载,埃及与德意志人的接触可追溯至 12 世纪。 1175 年,神圣罗

马帝国皇帝“红胡子”腓特烈一世派遣使臣斯特拉斯堡的布加德(Burchard
 

von
 

Straßburg)访问埃及苏丹萨拉丁的宫廷,霍恩斯陶芬王朝与阿尤布王朝的外交联

络就此建立。 进入 19 世纪后,埃及的异域风情吸引了诸多普鲁士学者前去一探

究竟,德意志人对埃及的了解随之日益加深。 1842 年,普鲁士国王腓特烈·威廉

四世派埃及学家卡尔·理查德·列普修斯(Karl
 

Richard
 

Lepsius)率领科考团前

往埃及,为柏林博物馆搜罗文物。② 另一位普鲁士埃及学家海因里希·布鲁格施

(Heinrich
 

Brugsch)则于 1853 年和 1857 年两度前往埃及考察,后于 1864 年秋被

任命为普鲁士驻开罗领事馆首任领事,确立了普鲁士与埃及的外交关系。
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,现代意义上的埃德外交关系就此形成,普鲁士驻

开罗领事馆亦升级为德意志帝国驻开罗领事馆。 在俾斯麦主政时期,德国对埃

政策主要服务于欧陆政策,即利用英法争夺埃及殖民利益的矛盾,为德国的低姿

态崛起创造条件。 到了威廉二世时代,在具有争霸色彩的世界政策的指导下,德
国对埃政策的经济扩张性愈发明显。 1892 年,德国与埃及缔结《德埃贸易协定》,
开启了双边经贸合作。 至一战爆发前夕,德国已成为埃及第二大贸易伙伴,对埃

出口额仅次于英法两国,对埃进口额仅次于英国。③ 除贸易往来外,德国还与埃

及开展文化交流,如 1907 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埃及考古研究所(Kaiserlich
 

Deut-
sches

 

Institut
 

für
 

Ägyptische
 

Altertumskunde)为埃德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。 1925 年,
德国与独立不久的埃及王国建交。 1929 年,埃及驻德领事馆在柏林投入使用。

二战爆发之初,埃及一度宣布军事中立。 1940 年 6 月,意大利进犯由埃及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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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共管下的苏丹,埃及议会先后于 6 月 13 日和 9 月 13 日宣布同意大利与德国

彻底断交,北非战役随之打响。 1941 年 4 月 14 日,德国对埃及宣战。 在轴心国

集团行将覆灭之际,埃及为确保战后国际地位,于 1945 年 2 月 26 日正式加入同

盟国阵营,对德国宣战。 1949 年两德分裂后,联邦德国于 1951 年 12 月 19 日在开

罗建立德国—阿拉伯工商联合会(Deutsch-Arabische
 

Industrie-
 

und
 

Handelskam-
mer)。 这是德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首个海外商会,埃德经贸联系自此恢复。① 此后

不久,联邦德国于 1952 年 10 月 10 日同埃及建交。 民主德国亦于 1954 年在埃及

设立商业代办处这一事实上的外交机构,与联邦德国分庭抗礼。 鉴于大屠杀的

沉痛历史,西德始终认为,自身对以色列的安全与发展负有特殊责任。 西德与以

色列于 1952 年和 1957 年先后签订《卢森堡协议》与军火输送秘密协议,确立了

西德对以色列的经济与军事支持。
在阿以冲突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,联邦德国的亲以色列政策一直是西德与

埃及之间的敏感话题,同时也是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绊脚石。 1964 年末,西德同

以色列之间的军火协议被媒体曝光,②深深刺激了埃及政府。 时任埃及总统纳赛

尔(Gamal
 

Abdel
 

Nasser)旋即在 1965 年 3 月初邀请东德国家委员会主席瓦尔特·
乌布里希(Walter

 

Ulbricht)访问开罗,此后又与东德签署了一项贷款援助协议,借
此向西德施压。 不料,路德维希·艾哈德(Ludwig

 

Erhard)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政府

态度强硬,于 1965 年 5 月 12 日同以色列正式建交。 5 月 13 日,埃及、叙利亚、约旦、
伊拉克、沙特阿拉伯等国相继与西德断交,而突尼斯、摩洛哥和利比亚亦召回本国

驻西德大使,以示抗议。 1969 年 7 月 10 日,埃及与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建交。
此后,联邦德国在维利·勃兰特(Willy

 

Brandt)的领导下开始推行“新东方

政策”,努力化解“哈尔斯坦主义” (Hallstein-Doktrin)所造成的外交困境,西德与

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逐渐缓和。 1972 年 3 月中旬,阿拉伯国家联盟撤销了成员国

与西德的外交禁令。 6 月 8 日,西德与埃及复交,两国关系开始步入正轨。③ 1979
年,萨达特(Mohamed

 

Anwar
 

el-Sadat)领导下的埃及同以色列签订《埃以和平条

约》,结束了两国长达 30 余年的战争状态。 该条约巩固了以色列的基本生存权,
也为联邦德国与埃及关系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。 穆巴拉克(Muhammed

 

Hosni
 

Mubarak)于 1981 年出任埃及总统后,埃德关系更趋稳定,政治协作与经贸往来

不断增强。 1990 年两德统一,埃及驻波恩大使馆于 1999 年迁至柏林,正式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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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及驻德大使馆。 对埃及而言,德国的发展援助与技术输出是其开展社会经济

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;对德国而言,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发展、推动巴以和平进

程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,以及维持国内能源供应,均有赖埃及的支持。
埃及一直是德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,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与阿

联酋。 由于埃及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,德国对埃政策可谓德国的中东政策与非

洲政策的交汇点,兼具中东政策的政治要素与非洲政策的经济要素。
值得注意的是,埃德关系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埃欧关系这一大背景,后者为前

者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与指导原则。 1995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,欧洲与包括

埃及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各国在巴塞罗那召开外长会议。 大会发布《巴塞罗那宣

言》,正式建立起欧洲—地中海伙伴关系(Euro-Mediterranean
 

Partnership,
 

EMP)。
2001 年 6 月 25 日,欧盟与埃及签署联盟协定(Association

 

Agreement,
 

AA),并于

2004 年正式生效。 同年,欧盟推出旨在面向东部及南部邻国的欧洲睦邻政策

(European
 

Neighbourhood
 

Policy),埃及则是其重点目标之一。 2007 年 3 月 6 日,
欧埃协会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,正式批准针对埃及的“睦邻政策行动方

案”,旨在规划此后 3~5 年的欧埃合作事宜、促进埃及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与社会

经济可持续发展。① 《巴塞罗那宣言》、联盟协定与行动方案共同构成了欧埃关系

的规范框架,为欧埃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。 总体来看,德国对埃政策在核

心利益与执行方式等方面,与欧盟对埃政策保持高度一致,但鉴于德国在欧盟内

部的巨大影响力,埃德关系的相应实践亦会对埃欧关系起到稳定全局乃至引领

示范的作用。

三、 价值观外交的波折: 2011~2015 年的埃德关系

2011 年初,
 

“阿拉伯之春”浪潮席卷整个中东地区,对埃及政治造成了剧烈

冲击。 2 月 11 日,埃及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,导致主宰埃及政坛 30 余年的

穆巴拉克政权轰然垮台。 3 月 28 日,埃及出台新选举法。 此后,在人民议会选举

和协商会议选举中,穆斯林兄弟会(以下简称“穆兄会”)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均

占据显著优势。 2012 年 5 月至 6 月,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·穆尔西

(Mohammed
 

Morsi)在总统选举中最终胜出,于 6 月 30 日宣誓就职,成为埃及历

史上首位民选总统。 出人意料的是,2013 年 7 月 3 日,在穆尔西执政刚满一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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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际,埃及军方解除了其总统职务,并对穆兄会成员及支持者进行了严厉压制。
2014 年 6 月 3 日,军队领导人阿卜杜勒·法塔赫·塞西(Abdel

 

Fattah
 

al-Sisi)成

功当选埃及总统,直至今日。
埃及变局爆发之初,德国将埃及视为民主化转型的开端加以欢迎。 在“一·

二五革命”当日,德国知名时政节目《今日新闻》(Tagesschau)便以现场直播的方

式实时报道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消息。 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·默克尔表示:“德

国将大力支持埃及的变革和人民的正当愿望。 我们认为,有必要确保这一变革

持续下去,直到出现一个自由的埃及。 变革结束之际,便是自由选举诞生之

时。” ①
 

随后,欧盟委员会针对中东变局,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发布公告《与地中海南

部地区建立民主与共同繁荣的伙伴关系》,正式推出新一轮的“睦邻政策”。 该政

策包含三大目标:协助当地各国的民主化与政治制度建设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

会、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② 在欧盟地中海政策的框架下,时任德国外长

吉多·韦斯特韦勒(Guido
 

Westerwelle)于 3 月 16 日进一步指出,德国应尽快同

埃及和突尼斯建立“转型伙伴关系” (Transformationspartnerschaft),即由德外交

部牵头,出资推动两国民间组织和媒体力量的发展,扩大与两国的教育与学术合

作,在开展“文化外交”(Kulturdiplomatie)的基础上,利用各种方式推动青年参政

和妇女解放等社会进程。 可见,在中东变局爆发伊始,维护秩序与促进民主是德

国对埃政策的两大指导原则。 但埃及持续动荡的政治局势表明,这两大原则不

仅难以兼容,甚至互为牵制,令价值导向的德国对埃政策陷入被动局面。
事实上,德国利用经济文化手段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尝试,因埃及当局的果断

抵制而遭受挫折。 2011 年 12 月,埃及警方与安全人员以“接受来路不明的资金”
为由,突击搜查了 17 家本国及海外非政府组织的办事处,并拘禁多人,其中包括

康拉德·阿登纳基金会(Konrad-Adenauer-Stiftung)驻开罗办事处。 该基金会隶

属于基民盟,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基金会之一,同时也是德国推行人权外交

的重要平台。 显然,埃及当局意图通过这种方式,警告德国不要过度插手本国内

政。 经过一年半的审理,埃及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4 日分别判处两名基金会雇员

·041·

①

②

 

Angela
 

Merkel,
 

“ Pressestatement
 

von
 

Bundeskanzlerin
 

Angela
 

Merkel
 

zur
 

Lage
 

in
 

Ägypten,”
 

Die
 

Bundeskanzlerin,
 

Februar
 

11,
 

2011,
 

https: / / www. bundeskanzlerin. de / bkin-de / aktu-
elles / pressestatement-von-bundeskanzlerin-angela-merkel-zur-lage-in-aegypten-844496,上网时间:2021
年 2 月 6 日。

 

Europäische
 

Kommission,
 

“Partnerschaft
 

mit
 

dem
 

südlichen
 

Mittelmeerraum
 

für
 

Demokratie
 

und
 

gemeinsamen
 

Wohlstand,”
 

EUR-Lex,
 

März
 

8,
 

2011,
 

https: / / eur-lex. europa. eu / legal-content /
DE / TXT / HTML / ?uri=CELEX:52011DC0200&from=EN,上网时间:2021 年 2 月 5 日。



埃及与德国关系中的价值龃龉与务实合作

安德烈亚斯·雅各布斯 ( Andreas
 

Jacobs) 和克里斯蒂安纳·巴德 ( Christina
 

Baade)5 年和 2 年有期徒刑,罪名是非法从海外转移资金以及在未经注册、执照

不全的非政府组织中供职。 经此审判,基金会埃及分会的业务被迫中止。 “康拉

德基金会事件”为此后数年的埃德关系蒙上了阴影,德国政府始终对埃及的民主

制度建设表现出担忧。
尽管心存疑虑,德国一直高度关注中东变局对埃及国内形势的影响,希望通

过积极接触和密切观察掌握第一手讯息,以便进行政策调整。 当穆尔西于 2012
年 6 月 30 日出任埃及总统后,时任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随即于 7 月 9 日飞往开

罗,成为“首位拜访新任埃及总统的西方政要” ①。 令德方倍感失望的是,在混乱

的局势下,西方期待的“自由民主社会”仍未出现。
2013 年 1 月 30 日,埃及新总统穆尔西访问柏林,主要目的在于为重建饱受

创伤的埃及经济寻求德国支持。 然而,对于这位穆兄会领导人的到访,德国民众

普遍持否定态度。 德国社会将穆兄会视作与自由主义精神水火难容的伊斯兰主

义团体,而埃及国内的保守化迹象,进一步加剧了德国民众对于穆尔西的负面观

感。 即便如此,总理默克尔还是在人权团体的激烈抗议下接待了穆尔西总统。
此前数月,穆尔西一手促成了以色列与哈马斯组织在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,让德

国看到了埃及新政府对于维护中东安全方面的价值。 默克尔强调,德国愿意在

地区安全领域同埃及开展合作,而埃及的政治转型也有赖于经济稳定,但德国对

埃援助以新政府对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维护为前提。 面对德方的戒备态度,
穆尔西此行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目标,甚至未能说服默克尔兑现 2011 年 8 月许下

的暂缓转移埃及 240 亿欧元债务的承诺,这一债务纠纷直至塞西执政后方才告

一段落。
穆尔西访德尚不足半年,便在“7·3”事件中被埃及军方罢黜并囚禁,其后发

生的一系列针对穆兄会成员及其支持者的镇压行动,宣告了“一·二五革命”的

终结,也标志着德国对埃价值观外交遭受重大挫折。 大规模流血骚乱使埃及国

内政治秩序濒临崩溃,蒂森克虏伯、巴斯夫、拜耳等德国企业出于安全考虑,纷纷

关闭在埃及的工厂或办事处,而德阿工商联合会则关闭了驻开罗与亚历山大的

办事处。 一时间,德国在埃及的经贸活动陷入困顿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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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“7·3”事件,德国再度作出迅速反应,成为穆尔西被罢黜后首个派出外

交部长参与调停的西方国家。① 2013 年 7 月 31 日,韦斯特韦勒紧急赴开罗会见

埃及临时政府高层,共商时局。 虽然默克尔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曾公开呼吁释放

穆尔西,但德国外长在会谈中为避免激化对立情绪,并未重申这一要求,而是“建
议”临时政府尽快重启与穆兄会的双边对话,协调教俗矛盾,用和平稳健的方式恢

复国内秩序。 8 月 16 日,默克尔就埃及局势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,同时建议,尽快

召开欧盟外长特别会议,以期在两国协调的基础上汇集多国力量,阻止埃及的流血

冲突。② 此后,默克尔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(ZDF)访谈时严厉谴责埃及充斥暴力的

政治形势,并在接受《法兰克福汇报》(Frankfurter
 

Allgemeine
 

Zeitung)采访时明言:
“我们依然深信,埃及唯有开启一项开放包容的、囊括所有政治力量的和平议程,方
能克服危机……联邦政府一再呼吁埃及各方势力放弃暴力、和平共处。”③

“7·3”事件及此后成效未达预期的干预调停,不仅严重挫伤了德国推行价

值观外交的信心,更使埃德关系急剧恶化。 2014 年 6 月 3 日,塞西当选埃及总

统。 在德国政府看来,穆尔西虽然未能按照西方意愿推进埃及的自由化改革,但
毕竟是首位民选总统,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进步象征意义,而军方罢黜总统的行动

和军队领导人当选总统,无疑是对民主价值观的公然否定。 于是,德国政府与欧

盟保持步调一致,果断暂停了各类对埃援助项目。 塞西上台后,为获取国际认可

与经济支持,曾多次向德国政府提出访问请求,却被告知重开议会自由选举是总

统来访的先决条件。 这充分表明,“人权问题成为德埃关系看似难以逾越的障

碍” ④。 这一外交僵局自 2013 年 8 月一直持续至 2015 年初。 值得一提的是,塞
西在上任半年后,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至 25 日访问中国并受到高规格接待。 塞

西高调宣扬中埃友谊,显然带有敦促德国转变冷漠立场的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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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从价值龃龉迈向务实合作: 2015 年以来的埃德关系

在中东变局发生后的四年间,埃及逐步恢复了政治秩序,力求在防范外部干

预、维护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对德关系,却因意识形态分歧屡遭碰壁。 以价值

观为导向的德国对埃政策,则经历了从乐观期待到谨慎观望、再到有意疏离的严

重挫折。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未能带来民主政治的发展,而穆兄会出身的民选总

统穆尔西则无力稳定乱局和治理国家,终为军事强人塞西所取代。 尽管埃及在

塞西的铁腕统治下重获稳定,但被德国以“民主倒退”为由敬而远之。
至 2015 年初,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剧烈变化,德国政府在埃及方面持续的热

情示好之下,转而谋求对埃合作,双边关系显著回暖。 此后,埃德两国淡化价值

差异、尊重政治现实,在经贸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合作领域取得了可观成果,其
良好势头保持至今。 这一事实充分表明,在地区大国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格局

中,无视他国国情的价值观外交难有作为,终将让位于解决实际问题、增进共同

利益、深化互相理解的务实合作。
(一) 经济刺激与安全需求: 埃德关系的务实转向

埃及促进对德关系的强烈意愿,以及中东变局对欧洲造成的安全压力,是埃

德关系出现转向的根本原因。 一方面,埃及政府深信,经济发展是本国摆脱中东

变局创伤、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,而德国的雄厚财力与发达技术正为埃

及所急需。 另一方面,中东变局对欧洲欧安全局势的持续冲击令德国意识到,本
国乃至欧洲的安全离不开埃及的协调配合,突出体现在打击恐怖主义与难民问

题治理等领域。 政治安全需求与经济贸易收益构成了德国调整对埃政策的主要

动机。 总之,埃及的联德意愿与德国的政策反思,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淡化观念冲

突、尊重彼此需求、彰显互惠本色。
经过数年发酵,“阿拉伯之春”的溢出效应逐渐从地区扩散至全球。 叙利亚、

也门、利比亚等国战乱开始对欧洲安全局势构成严峻挑战。 2015 年 1 月 7 日,法
国巴黎发生了针对《查理周刊》编辑部的恐怖袭击事件,开启了极端组织“伊斯兰

国”对欧洲的系列恐怖袭击,①震惊了西方世界。 欧盟伙伴的遇袭激发了德国的

危机意识,默克尔宣布德国政府将采取多项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活动,坚决抵制以

宗教名义实施的暴力行为,具体包括限制本国宗教极端分子离境、加大安保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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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财力投入、派军前往叙利亚与伊拉克打击“伊斯兰国”组织等。①

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欧洲传统安全的威胁,中东变局尤其是叙利亚战争引

发的难民问题也对德国的国际形象、社会治安与经济体系构成了挑战。 迫于日

趋增加的道德压力,默克尔于 2015 年 9 月初确立了大规模接收难民的政策,在收

获广泛赞誉的同时,也令德国深陷难民潮引发的社会与安全危机之中。 仅 2015
年上半年,德国接收的难民人数即超过 100 万,占全国总人口的 1. 6%。② 难民的

大量涌入很快便超出了德国的承载能力,引发了诸多社会治安问题,迫使德国政

府逐步收紧难民政策。 2015 年 11 月 13 日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与 12 月 31 日的

科隆难民性侵事件,更令德国对国内乃至欧洲的安全局势倍感焦虑。
对德国而言,要实现对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“标本兼治”,离不开中东各国的

紧密协作。 埃及不论是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口体量,还是地理位置,都有着可观的

政治影响力、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价值。 随着利比亚、叙利亚、也门等国战乱长

期化,埃及的整体稳定使其足以履行各类必要的国际职责、发挥稳定中东局势的

关键作用,因而更具显著意义。 不仅如此,埃及军队常年在西奈半岛北部清剿极

端势力,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。 若能争取埃及支持,将极大地有利于德国打击

“伊斯兰国”“博科圣地”等极端组织、缓解愈演愈烈的难民浪潮。 出于迫在眉睫

的现实需要,德国将对埃政策由价值导向逐步调整为务实导向,以尊重埃及政治

现状为前提,搁置价值冲突,转而探索两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空间。 当然,放缓

埃及对华接近的步伐、平衡其“向东看”的势头,也是德国对埃政策出现戏剧性转

变的一大诱因。 2015 年 3 月 4 日,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与塞西通过电话交谈,大
体确定了后者 6 月访德的相关事宜。

塞西统治下的埃及处于“革命”后百废待兴的状态,显示出对德发展经贸合

作、巩固政治联系的强烈意愿。 2015 年 3 月 13 日至 15 日,塞西在西奈半岛南端

的沙漠之城沙姆沙伊赫(Sharm
 

El
 

Sheikh) 召开埃及经济发展大会(Egypt
 

Eco-
nomic

 

Development
 

Conference),希望对外展现积极进取、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,
从而吸进外国投资、推动经济增长。③ 总统称:“埃及拥有 3,000 万从业适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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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,是一个年轻的国度。” ①引人注目的是,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能源部长西格

马·加布里尔(Sigmar
 

Gabriel)率领一支由诸多企业代表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亮相

会场。 在 14 日会议上,埃及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部部长同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

签署了一份总价值高达 40 亿欧元的电力投资协议。 与此同时,埃及电力控股公

司主席还与西门子公司董事会成员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,从而将项目投资总

额增加至 100 亿欧元。②

根据上述计划,西门子公司将为埃及建设一座发电量达 4. 4 吉瓦的联合循

环发电厂、安装发电量总计 2 吉瓦的风力设备。 作为配套,西门子将建造一家工

厂用于生产转子叶片,为埃及新增 1,000 个工作岗位。 此外,德方还将增设一座

6. 6 吉瓦的发电厂和 10 座变电站。 上述方案若能顺利实施,将使埃及的电能总

产量提升三分之一。③ 显然,埃及政府的慷慨手笔给德国访问团留下了深刻印

象,加布里尔当即代表总理默克尔,正式邀请塞西访问德国,同时表示埃及的稳

定事关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,埃德关系显著回暖。④

埃德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后,作为埃及总统访德的前奏,德国外长施泰

因迈尔于 2015 年 5 月 2 日至 3 日赴开罗,同总统塞西与外长舒克里围绕两国“转
型伙伴关系”的新进展进行磋商。 也门、叙利亚与利比亚的冲突成为会谈重点之

一。 德方特意强调,德埃在打击恐怖主义、维护中东政治稳定、遏制非法移民及

人口贩运等方面享有共同利益,同时期待埃及能够在组建利比亚新政府的过程

中发挥作用。 施泰因迈尔事后表示:“埃及是我们在阿拉伯世界最为重要的伙伴

之一。 除了与之开展真诚的政治对话,我们别无选择。” ⑤德国对埃政策虽然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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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务实转向,但仍未放弃在价值观层面影响埃及的国内政治发展。 施泰因迈尔此

行还广泛接触了埃及的公民团体代表、党派领袖与人权活动家,鼓励其政治参与。
经过近一年的磋商安排,2015 年 6 月 3 日,塞西率领庞大的埃及政府代表

团,正式开启首次访德之旅。 此访埃德关系的重要转折点,标志着德国对埃政策

出现重大转变。 德国政界对此次访问的态度呈两极分化之势:总统约阿希姆·
高克(Joachim

 

Gauck)在总统府以全套军人礼仪,为塞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,
以此迎合后者的军队将领出身。 而联邦议院议长诺贝特·拉默特(Norbert

 

Lam-
mert)则拒绝同塞西会面,厉声谴责埃及政府“迫害异己、打压民主的行为” ①。 国

际人权组织以及流亡德国的埃及自由派人士亦纷纷抵制此次访问。 尽管柏林发

生了多起政治示威,但默克尔依然给予塞西高规格接待。 务实合作与价值摩擦

构成了此次埃德首脑会面的两大基调,在德国国内与国际社会引发舆论震荡,但
德国政府已然深刻意识到,同埃及当局保持对话,可以收获切实的政治与经济利

益。 访问当日,塞西代表团根据此前在埃及经济发展大会上达成的协议,同西门

子公司签署了总额高达 80 亿欧元的电力开发合同。 这不仅是西门子公司 160 年

历史上最大的单笔订单,还一举超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,晋升为埃及最大的能源

供应商。 埃及强化对德关系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。②

综上所述,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与埃及提供的贸易前景,促使德国政府搁置

价值争议、顶住舆论压力,快速转变对埃政策,积极发展双边务实合作。
(二) 经贸合作推动下的埃德安全与难民问题治理合作

虽然饱受争议,但塞西的“破冰之行”使埃德关系重回正轨。 2015 年度埃德

贸易总额达 52 亿欧元,较上一年增长 20%。 其中,德国对埃出口额达到 33. 5 亿

欧元,还从埃及进口大量石油、粮食与纺织品,充分满足了国内需求。③ 可观的物

质收益促使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带领百余名工商业代表,于 2016 年 4 月 17 日至

18 日再赴埃及寻觅商机。 在此之前,埃及政府向蒂森克虏伯公司订购了总价值

高达 14 亿欧元的 4 艘 209 级 1400 型潜艇(编号 S41 至 S44),双方借加布里尔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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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之机,确定了具体交付事宜。 德国希望埃及军方能够利用这批先进装备,尽快

强化埃及与沙特阿拉伯联合开展的、针对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海上封锁。 可

见,对埃军售是德国对埃政策中安全考量与商业考量的结合点。 尽管加布里尔

在访问过程中反复强调此行任务仅限于经贸合作,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称

赞塞西是“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总统”,招致德国国内与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。①

此后不久,埃及方面趁热打铁,向德国抛出安全合作的橄榄枝,将双边关系

推向新高度。 2016 年 7 月,埃及内政部长马基迪·阿卜杜·加法尔(Magdy
 

Ab-
del

 

Ghafar)访问德国,其间同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·德梅齐埃 ( Thomas
 

de
 

Maizière)共同签署了《埃德安全合作协议》。② 该协议旨在“推动埃德精诚合作,
加强打击犯罪团伙、恐怖主义与恶性犯罪,提升两国国内安全” ③,协议涵盖国家

整体安全的各个方面,包括侵吞财产、贪污腐化、招摇撞骗、网络犯罪、破坏环境、
偷税漏税、毒品贸易、军火走私、制造假币、人员绑架在内的 22 类非法行径均在

稽查之列。 根据协议规定,德联邦内政部、联邦财政部等 11 个政府机构,将与埃

及内政部开展人员、器材、组织、技术与信息等方面的合作,联手打击各类犯罪行

为。④ 此外,德方还将为埃及的警察与安全部门人员提供大量培训课程,帮助后

者提升任务执行能力。⑤ 总之,该协议以两国国家安全为重心,以区域国际安全

为关切,将各类组织性犯罪列为打击目标,并就合作范围、配套措施、执行方式予

以详尽规定,搭建起埃德安全合作的制度性平台。 埃及政界将协议视作埃及外

交与安全领域的一项关键突破。 其后,埃及国会与德国联邦议院分别于 201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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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和 4 月批准协议生效,埃德安全合作由此步入正轨。①

2017 年 3 月 2 日,默克尔出访埃及。 这是德国总理自穆巴拉克下台首次访

问埃及,表明埃及在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。② 出于应对现实危机、顾
及国内关切、安抚国际舆论等考虑,与难民问题相关的安全议题是默尔克此访重

点。 在与塞西会晤时,默克尔不仅谈到了利比亚局势、打击恐怖主义、科普特基

督徒权利等议题,还着重强调了治理难民及非法移民问题的紧迫性。 她指出,埃
及已接收了 50 万叙利亚难民,此外还有大量来自苏丹等非洲国家的难民,德国

愿意在难民问题治理方面为埃及提供援助,改善难民生活条件。③ 德国还将在打

击非法移民方面同埃及合作,协助后者强化海岸警备力量、完善边境管理,以缓

解欧洲的难民与移民危机。
必须承认,默克尔的评价与决策确有其现实依据:作为北非地区主要的难民

过境国与移民输出国,塞西政府积极应对相关治理难题,不仅有效减轻了欧洲大

国的负担,还极大改善了自身在欧洲政要眼中的形象。 中东变局以来,整个地区

的政局动荡与经济衰退,使得自埃及偷渡至欧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人数激增,其
中既包括不堪忍受国内动荡的埃及移民,也包含大量来自叙利亚、厄立特里亚、
埃塞俄比亚、索马里和苏丹等国的难民。 这些非法移民和难民为躲避战乱,选择

从埃及北部港口出发,前往欧洲开启新生活。 然而,此类地下偷渡活动往往存在

安全隐患。 2016 年 9 月 21 日,一艘人满为患的超载偷渡船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以

东 65 公里的拉希德(Rashid)沿岸意外沉没,事件共造成 204 人死亡,其中包含至

少 92 名埃及人,引发国际高度关注。④
 

埃及政府对此迅速回应,于同年
 

11 月 7 日

颁布《关于打击非法移民与偷渡人员的第 82 号法令》,强化海岸边境管理,通过

罚款、监禁等处罚手段,严厉遏制不断滋长的偷渡移民活动,情节严重者甚至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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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判处终生监禁。① 不仅如此,埃及政府还努力完善各类海上搜救措施、鼓励青

年就业,以“疏堵结合”的方式应对非法移民问题。
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促使埃德安全合作紧随欧盟脚步,并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2017 年 8 月 27 日,德国外长西格玛·加布里尔与埃及外长萨米耶·舒克里在柏

林达成有关移民问题的双边合作协议,后者将该协议称作“埃德关系史上的重要

里程碑” ②。 埃及的移民治理职能在欧盟层面也得到了高度重视,直接带动了埃

德安全合作。 2017 年 5 月 23 日,欧盟非洲紧急信托基金(EU
 

Emergency
 

Trust
 

Fund
 

for
 

Africa)启动名为“强化埃及应对移民挑战的能力” (Enhancing
 

the
 

Re-
sponse

 

to
 

Migration
 

Challenges
 

in
 

Egypt)的资助项目,总金额达 6,000 万欧元。 德

国国际合作协会(Deutsche
 

Gesellschaft
 

für
 

Internationale
 

Zusammenarbeit)与德国

红十字会(Deutsche
 

Rote
 

Kreuz)均为主要赞助方。③ 12 月,欧盟同埃及政府联

合举办首届埃及—欧盟移民对话会议(Egypt-EU
 

Migration
 

Dialogue) ,旨在寻

求更为紧密的战略性合作,从发展、经济、社会和安全四个方面着手开展移民

治理,并将移民事务纳入埃及和欧盟整体双边关系框架内,与其他重点议题相

协调。④ 可见,埃德双方均意识到难民治理与安全合作息息相关、互为表里。
恶劣的安全形势易于滋生难民问题,难民问题若处置失当,则会导致新一轮安

全危机。
(三) 利益共赢抑或价值共识: 埃德合作的综合发展与潜在矛盾

自 2015 年以来,面对中东变局引发的一系列安全危机,埃德两国立足于地区

形势与本国现实需求,逐步展开经贸、反恐与移民治理合作。 尽管埃及政府在对

德交往时努力回避意识形态分歧,但德国对埃政策并未因现实需要而彻底摈弃

价值诉求。 进入 2017 年后,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日益成为德国对埃政策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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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领域。 德国政府希望借助精心设计的发展援助政策,在推动埃及经济现代化

转型的同时,对其社会政治结构予以民主化改造。 与此同时,埃及则试图在保持

政治自主性的前提下,取得德国的经济技术援助。 随着价值共识让位于共同利

益,埃德合作开始进入全方位深化阶段,两国关系亦逐步实现正常化。
德国对埃发展援助政策的主要工具是“援非马歇尔计划” (Marshallplan

 

mit
 

Afrika)与“G20 非洲契约” (G20
 

Compact
 

with
 

Africa)。 2017 年,在联邦经济合

作与发展部部长格尔德·米勒(Gerd
 

Müller)的推动下,德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

非洲发展新政策,并将其称之为“援非马歇尔计划”,意在利用经济工具促进当地

社会变革、进而实现政治民主化。 整个援助计划以推动非洲大陆的社会经济转

型、强化当地发展能力为宗旨,涉及农业粮食、自然资源、天然能源、基础设施、健
康医疗、文化教育、社会治安等诸多领域。 新方案强调德国对非发展政策的范式

转变,即由传统的“援助—受助”模式转变为共同参与式的经济合作。 德国对非

洲国家的资助将与对象国的政治改革进程紧密挂钩,由此形成“改革伙伴关系”
(Reformpartnerschaft)。①

“G20 非洲契约”是德国于 2017 年担任轮值国期间提出的一项倡议,旨在整

合多方资源,改善非洲宏观经济环境,发展金融制度体系,强化基础设施建设,促
进私营企业对非投资。 埃及正是这项契约的主要成员国。② G20 非洲契约是除

援非马歇尔计划之外的另一大德国非洲战略执行平台,同时也是德国对埃发展

政策的重要载体。 埃及则凭借其独有的地缘政治优势,享受着德国中东战略与

非洲战略的双重红利。
尽管埃及在援非马歇尔计划与 G20 非洲契约的政策框架下受益颇多,获得

了大量经济资助,但并未严格遵循德国给定的改革方案。 塞西政府在积极争取

德国乃至欧洲物质与技术援助的同时,也在设法规避核心政治领域的改革义务,
其政策要点在于极力凸显埃及作为欧洲安全、经贸合作伙伴和中东地区支柱性

大国的功能性价值,促使德国政府相信,埃及的国内稳定是首要原则,激进的政

治改革既不现实、亦不足取。
2018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,塞西第二次访问德国柏林,参加 G20 非洲契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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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峰会(G20
 

Compact
 

with
 

Africa
 

Summit)。 此次访问表明经济事务是推动埃

德关系步入正常化的重要推力。 2017 年度的埃德双边贸易额接近 60 亿欧元,德
国公司广泛参与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,在能源开发和土木工程等领域占据优势

地位。 具体而言,在开发苏伊士运河区、营建开罗首都行政区、扩大电力生产与

分配、研发可再生能源等方面,德国企业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10 月 29 日,
德国经济部长彼得·阿尔特迈尔(Peter

 

Altmaier)、发展部长格尔德·米勒与塞

西总统达成协议,就埃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合作,尤其是职业培训、能源开

发、促进就业、农业改良等领域。① 经此访问,德国与埃及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多元

化伙伴关系。 12 月 20 日,埃及当局根据 2017 年正式生效的《埃德文化协定附加

协议》,撤销了 2013 年 6 月 4 日针对两名康拉德·阿登纳基金会员工的起诉,为
基金会恢复其埃及业务铺平了道路。② 这一无罪判决不仅化解了长达 5 年的政

治纠纷,更为埃德关系的正常化发展扫除了障碍。
进入 2019 年后,埃德高层互访更趋频繁,双边合作关系稳步推进。 在诸多高

层互访中,塞西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无疑最为重要。 此行不仅是其第三次访问

德国,同时也标志着埃及在德国军事安全政策中的地位趋于显著。 塞西在参会

期间,同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·伊申格尔(Wolfgang
 

Ischinger)相谈甚

欢。 2 月 16 日,塞西发表主旨演讲,强调巴以冲突是中东地区动荡之源,同时呼

吁欧洲与埃及巩固合作关系,携手打击恐怖主义、维护地区安全。 此后,慕尼黑

安全会议又于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开罗举行了核心成员小组会议,埃及政府又

一次扮演主导角色,在一系列地区事务上享有发言权。③

一方面,埃及同以德国为代表的的欧洲国家间的功能性合作不断拓展深化;
另一方面,埃及对欧洲大国的价值观渗透始终高度警觉,抵触情绪较为明显。 在

首届阿拉伯国家联盟—欧洲联盟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,塞西代表阿拉伯诸国

明确表示:“我们不会让他们(指欧洲)在事务上对我们指手画脚……他们有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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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则与价值观,我们对此表示尊重。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法则与价值观,他们亦

当尊重。” ①面对埃及政府对国家自主性的坚持,德国对埃政策很难将埃及转化为

自身所期待的“民主模样”,只能被迫接受求同存异原则。
尽管制度差异巨大,但埃德两国均现实利益出发,深化双边关系。 2019 年

11 月 18 日,塞西第四次访问德国,再度参加 G20 非洲契约投资峰会,与之相伴

的是一连串数额惊人的商业订单。 令人瞩目的是,总统访问团中还包括埃及军

备部长穆罕默德·阿萨尔( Mohamed
 

al-Assar) 与阿拉伯工业化组织( Arab
 

Organization
 

for
 

Industrialization,
 

AOI) 主席阿卜杜·穆纳姆·塔拉斯( Abdel
 

Moneim
 

al-Taras) ,充分表明埃及意欲引进德国技术、振兴本国军工产业。 与之

相对应,埃德军火贸易也在迅速扩大。 11 月 2 日,在联邦经济部长彼得·阿尔

特迈尔的积极推动下,德国政府将原本打算交付沙特阿拉伯的大批海军装备转

售埃及。 这笔巨额订单包括 9 艘巡逻艇与 1 艘海防艇,由不来梅的吕森造船厂

(Lürssen)负责制造,总价值高达 1. 3 亿欧元。 颇为讽刺的是,德国执政党曾于

2018 年 3 月达成共识,对“直接介入”也门战事的国家实施武器禁运,但在实际

操作过程中却频频“大开方便之门” 。 此轮对埃军售更是公然违背承诺,遭致

左翼党、绿党等反对党派的严厉批评。 尽管如此,德国当局还是努力促成了这

笔交易。
在德方看来,对埃军售不仅能够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,还能强化埃及承担中

东乃至环地中海地区安全义务的能力,可谓两全其美。 在埃及方面,塞西作为军

人总统,自上任以来始终注重本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发展,来自德国的尖端武备

极大地满足了埃及的需要,既巩固了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的地位,
还令其在中东安全事务上更具发言权。 2021 年 1 月 11 日,埃及、德国、法国和约

旦四国在开罗召开中东和平进程部长级会议后再次发布声明,强调巴以双方在

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仍有必要保持对话、争取谈判,声明第 9 条更是明确肯定了

“埃及为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分歧所做的贡献”。② 数月之后,埃及订购的第四艘德

国 209 级 1400 型潜艇 S44 号自基尔港出发,于 8 月 2 日顺利抵达亚历山大港,正
式加入埃及海军序列,蒂森克虏伯公司承接的造舰订单至此交付完毕。 随着新

潜艇的先后服役,埃及将陆续替换此前由中国提供的 033 型潜艇,由此再度显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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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埃及在中德两大友好国家之间的利益权衡。① 根据 2021 年全年统计,埃及凭

借 43. 4 亿欧元的订单总额成为德国军火在全球最大的买家。②

纵使双边务实合作日益多元深入,埃德之间根深蒂固的价值龃龉依然存在,
甚至会在不经意间酿成舆论风暴。 2020 年 1 月 26 日,德累斯顿森柏歌剧院舞会

(Semperopernball)创始人兼运营总监汉斯-约阿希姆·弗雷(Hans-Joachim
 

Frey)
率领一支剧院代表团访问开罗,并在埃及总统府公开授予塞西“圣乔治勋章”
(St. -Georgs-Orden),以表彰后者“为维护埃及与非洲稳定所做出的贡献”。 自

2006 年首次举办以来,森柏歌剧院舞会一直是德累斯顿乃至整个欧洲最负盛名

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一。 塞西获奖的消息一经传出,立即招致德国国内舆论的猛

烈抨击,令舞会组织方备受责难。 与此同时,德国网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网络请

愿,抵制塞西获奖。 以德累斯顿市长迪尔克·希尔伯特(Dirk
 

Hilbert)为首的公

众人物,纷纷拒绝出席舞会活动及颁奖典礼,以示抗议。 重压之下,弗雷被迫于 1
月 28 日公开致歉,并承诺取消颁奖典礼、对外不做任何宣传。③ 一个艺术颁奖活

动在短期内迅速发酵为千夫所指的政治谬误,足见德国社会对埃及总统的成见

之深、评价之低。
除了社会层面的舆情风波,德国政府的人员轮替也为埃德关系带来新的

变数。 2021 年 12 月 8 日,奥拉夫·朔尔茨( Olaf
 

Scholz) 就职成为新一任德

国总理,长达 16 年的“默克尔时代”落下帷幕。 12 月 17 日,德国外交部公开

声援三名遭到埃及政府拘捕的人权活动家穆罕默德·巴克尔( Mohamed
 

El-
Baqer) 、阿莱·阿卜杜·法塔赫 ( Alaa

 

Abdel-Fattah) 与穆罕默德·易卜拉

欣·拉德万(Mohamed
 

Ibrahim
 

Radwan) ,被埃及外交部谴责为“ 粗暴干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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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政” 。① 激烈的外交辞令再度反映出埃德双方在自由、人权、主权、法治等核

心议题上的价值分歧。② 2022 年 2 月 11 日至 12 日,德国外长安娜莱娜·贝尔伯

克(Annalena
 

Baerbock) 首度访问埃及,与埃及总统塞西与外长舒克里展开会

谈。③ 由于埃及将于 11 月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

(COP27),气候治理合作成为此次会谈的一大焦点,但贝尔伯克仍不忘强调价值

共识的重要性,指出德国将会出台武器出口法案,从而使对埃军售与埃及的人权

发展状况紧密挂钩。④ 这表明,在德国政府谋求对埃务实合作的过程中,各层次、
多维度的价值对立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槛。 中东变局以来两国关系的变化表明,
德国的埃及政策唯有建立在互为尊重、求同存异、直面现实的基础上,方可结出

令两国受益的果实。

五、 结语

自中东变局以来的十年间,埃德关系经历了从价值观念博弈到务实合作优

先的深刻转变。 尽管自朔尔茨政府上台以来,两国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再度趋

于显著,但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互利合作的主基调。 总的来看,促成这一转变的因

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。
第一,埃及“一·二五革命”后的动荡政局与国家抵制,令德国的价值观外交

接连遭受挫折。 尽管“一·二五革命”催生了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,但他既

没有能力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体制,也未能依据德国等西方大国的意愿推行民主

化改革,反而设法扩充穆兄势力、施加司法干预、打压世俗力量,穆尔西唯一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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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德之行成果寥寥,未能争取到德国的经济援助。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,缺乏实际

权力基础的穆尔西政府难有作为,执政仅一年便遭埃及军方罢黜。 其后上台的

军人总统塞西以高压政策控制住了埃及政局,却也断送了德国早日促成埃及民

主转型的期望。 伊斯兰主义、世俗自由主义与军队之间的重重矛盾难以消弭,埃
及政治撕裂加剧,而在政治极化、民生凋敝、缺乏共识的埃及社会推行激进的自

由化改革,几无成功可能。 德国政府在经历了多次外交碰壁后逐渐意识到了这

点,被迫承认“主权在埃及高于人权”的现实。
第二,中东变局的溢出效应导致极端主义抬头与难民危机加剧,自 2015 年起

开始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安全形势与社会治理构成严峻挑战,使德国对埃及产生

了现实合作的迫切需要。 在“阿拉伯之春”的混乱形势下,军人专政的埃及可谓

稳定与秩序的孤岛,且在打击极端组织、开展难民治理、维护地区安全等方面承

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,由此成为德国借以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伙伴。
第三,塞西政府强烈的联德意愿,为德国政府调整对埃政策、发展埃德贸易、

推进安全合作提供了机遇。 开创记录的“西门子公司电力订单”可谓埃及对德国

伸出的橄榄枝,也是“经济带动政治”的典型案例。 2015 年 6 月 3 日塞西访德标

志着德国对埃政策的根本性转变:民主化改革不再是德国援埃的绝对前提,而是

“长远目标”,探索并扩大两国在诸多功能性领域的切实合作方为当务之急。 继

历史性的电力订单之后,两国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签订《埃德安全合作协议》,开
启了埃德安全合作的新纪元。 该协议将恐怖主义与非法移民等犯罪行为列为打

击重点,充分兼顾两国国家利益与国际义务。 与之相对应,德国对埃军火贸易则

将经济利益、安全合作与移民治理捆绑在一起,通过积极强化埃及海军的实力,
实现赚取商业利润、促进区域和平、限制偷渡难民之三重目标。 此外,为进一步

发挥埃及在中东地区的“稳定器”作用,德国不仅给予埃及诸多军事与经济支持,
还积极推动欧盟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开展对埃经济援助。 借助“援非马歇

尔计划”“G20 非洲契约” “慕尼黑安全会议” “埃及经济发展大会” “埃及—欧盟

移民对话会议”等一系列平台机制,德国对埃政策成功实现了“价值龃龉下的务

实合作”,价值对立与积极协作兼而有之,但以后者为主导。
综上所述,中东变局以来的埃德关系在遭受挫折停顿后,逐步淡化了价值差

异之争,并从两国实际效益出发,形成了“现实合作是价值趋同的基本前提”这一

外交互动理念。 尽管发展政策依然是德国对埃及进行价值输出的主要工具,但
在德国政治与安全利益高度依赖埃及的实际条件下,此类政策对埃及国内政治

的塑造能力终究有限。
 

(责任编辑: 包澄章　 责任校对: 章　 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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